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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馬
年
除
夕
，
哈
爾
濱
表
弟
全
家
人
和
兩
個
朋
友
來

港
過
年
，
我
在
灣
仔
權
發
酒
家
請
吃
年
夜
飯
。
酒
家

承
諾
啤
酒
隨
便
喝
，
結
果
六
瓶
啤
酒
十
幾
分
鐘
見

底
。
向
女
經
理
討
酒
時
，
她
說
再
喝﹁
要
收
錢﹂

了
。
表
弟
見
狀
已
猜
出
八
九
分
，
笑
着
自
嘲
地
說
：

﹁
誰
叫
咱
哈
爾
濱
人
這
麼
能
喝
呢
？﹂

不
錯
，
哈
爾
濱
人﹁
喝
啤
酒
像
灌
溉﹂
是
出
了
名
的
。

冰
城
人
最
鍾
意
的
酒
精
飲
料
非
啤
酒
莫
屬
，
哈
爾
濱
啤
酒

是
中
國
最
早
的
啤
酒
，
哈
爾
濱
市
是
世
界
人
均
啤
酒
銷
量

第
一
的
城
市
，
慕
尼
黑
也
要
屈
居
第
二
。

﹁
哈
啤﹂
是
中
東
鐵
路
帶
入
中
國
的
。
一
八
九
六

年
，
沙
俄
財
政
大
臣
維
特
和
李
鴻
章
簽
訂
︽
中
俄
密

約
︾
，
決
定
修
建
中
東
鐵
路
。
中
東
鐵
路
是
指
西
伯
利
亞

大
鐵
路
在
中
國
境
內
的
部
分
，
西
伯
利
亞
大
鐵
路
的
西
部

起
點
是
遠
在
歐
洲
的
莫
斯
科
，
直
達
遠
東
軍
港
符
拉
迪
沃

斯
托
克
︵
海
參
崴
︶
，
長
約
萬
公
里
。
中
東
鐵
路
從
俄
國

遠
東
的
赤
塔
入
滿
洲
里
，
經
哈
爾
濱
，
向
東
經
綏
芬
河
抵

終
點
海
參
崴
。

一
百
多
年
前
，
沙
俄
帝
國
強
力
推
進
拓
殖
亞
洲
，
修
建

這
條
鐵
路
主
要
是
軍
事
目
的
，
為
的
是
將
軍
隊
和
裝
備
快

速
從
歐
洲
運
送
到
亞
洲
，
贏
得
與
日
本
帝
國
爭
奪
滿
洲

︵
今
東
北
︶
的
主
動
權
。
客
觀
上
，
中
東
鐵
路
將
俄
國

人
、
波
蘭
人
、
烏
克
蘭
人
、
德
國
人
、
奧
地
利
人
等
歐
洲

各
國
的
工
程
師
、
商
人
、
教
師
、
軍
人
、
音
樂
家
等
帶
到

這
裡
，
使
哈
爾
濱
這
個
滿
語﹁
曬
漁
網
的
地
方﹂
，
很
快

發
展
繁
榮
起
來
，
成
為﹁
東
方
莫
斯
科﹂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童
年
的
我
經
常
在
大
街
上
看
到

金
髮
碧
眼
的﹁
老
毛
子﹂
︵
俄
國
僑
民
︶
，
我
家
鄰
居

就
有
俄
國
僑
民
家
庭
，
常
與
他
們
的
孩
子
一
起
玩
耍
。

曾
聽
老
人
們
講
，
哈
爾
濱
人
開
始
只
喝
中
國
白
酒
，
不

喝
啤
酒
。
為
了
討
中
國
人
喜
歡
，
聰
明
的
俄
國
商
家
開

始
在
大
街
上
免
費
向
路
人
提
供
啤
酒
，
人
們
開
始
不
習

慣
喝
顏
色
像
馬
尿
一
樣
黃
的
飲
料
，
但
很
快
就
有
了
喝

上
癮
的
中
國
人
。
一
九○

○

年
，
俄
國
商
人
伊
萬
．
魯

勃
列
夫
斯
基
在
此
開
設
了
第
一
家
啤
酒
廠
，
很
快
在
全

國
打
響
。
三
年
後
，
德
國
人
才
在
青
島
開
設
了
中
國
第

二
家
啤
酒
廠
。

哈
爾
濱
人
將
喝
啤
酒
形
象
地
稱
為﹁
冒
沫﹂
。
記
得

﹁
文
革﹂
時
，
物
質
極
匱
乏
，
但
哈
爾
濱
小
酒
館
裡
仍
有

啤
酒
供
應
，
只
是
不
像
今
天
的
瓶
裝
和
罐
裝
，
將
蓄
滿
啤

酒
的
消
防
車
那
樣
的
罐
車
開
到
大
街
上
，
排
成
長
龍
的
市

民
用
暖
水
瓶
、
洗
臉
盆
和
塑
料
袋
等﹁
傢
伙﹂
將
啤
酒
打

回
家
裡
。
在
少
得
可
憐
的
小
飯
店
裡
，
市
民
們
用
使
用
完

的
圓
口
罐
頭
瓶
盛
酒
，
就
着
紅
腸
、
熏
豆
腐
卷
、
鹹
魚
乾

大
飽
口
福
。

啤
酒
、
酸
黃
瓜
、
紅
腸
、
麵
包
等
洋
玩
意
，
就
這
樣
隨

着
中
東
鐵
路
走
進
了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
成
為
哈
爾
濱
人

珍
貴
的
歷
史
記
憶
和
生
活
現
實
。

哈爾濱人最能喝

︽
明
報
︾
劉
進
圖
遇
襲

初
傳
命
危
，
幸
好
轉
危
為

安
。這

消
息
震
撼
全
城
，
齊

促
緝
兇
。
報
人
被
刺
，
在

香
港
報
業
史
上
，
前
有
梁
天
偉

之
被
斬
手
、
鄭
經
翰
身
捱
八

刀
，
迄
未
破
案
。

回
溯
一
九
三○

年
代
，
有
兩

位
報
人
亦
以
身
殉
，
死
因
仍
是

個
謎
，
兇
手
仍
是
個
謎
。
他
倆

是
黎
工
佽
和
蘇
守
潔
，
分
屬
好

友
，
同
屬
當
年
一
份
小
報
︽
探

海
燈
︾
的
勁
筆
。
黎
工
佽
的
正

職
是
︽
工
商
晚
報
︾
總
編
輯
，

同
是
︽
探
海
燈
︾
的
督
印
人
。

至
於
蘇
守
潔
，
筆
名
豹
翁
，
文

名
比
黎
工
佽
更
響
，
下
筆
可
柔

可
剛
；﹁
柔﹂
者
能
寫
出
︽
黃

鶴
樓
感
舊
記
︾
，﹁
剛﹂
者
評

粵
港
時
局
毫
不
留
情
；
可
能
就

是
這﹁
剛﹂
，
害
得
他
人
間
蒸

發
，
不
知
如
何
失
蹤
，
如
何
死
去
。

當
時
是
陳
濟
棠
做﹁
南
天
王﹂
的
時

代
，
省
港
人
來
人
往
，
兩
地
報
紙
互
通
，

市
面
亦
算
繁
榮
。
時
人
對
政
海
秘
聞
一
類

的
稿
件
極
感
興
趣
，
︽
探
海
燈
︾
以
此
為

﹁
職
志﹂
，
揭
發
了
不
少
時
弊
，
銷
數
極

佳
，
成
為﹁
小
報
之
王﹂
。
但
所
謂﹁
揭

發﹂
，
其
中
自
有
不
少
捕
風
捉
影
之
作
，

廣
州
當
局
遂
禁
之
入
境
，
執
行
者
為
公
安

局
，
局
長
為
何
犖
，
︽
探
海
燈
︾
對
此
極

為
不
滿
，
不
時
為
文
攻
擊
，
並
封
其
為

﹁
殺
人
王﹂
。

黎
工
佽
為
︽
探
海
燈
︾
台
柱
，
對
粵
政

海
抨
擊
不
遺
餘
力
。
有
說
，
粵
當
局
託
人

斡
旋
，
希
望
化
敵
為
友
，
卻
不
為
︽
探
海

燈
︾
接
納
，
大
爆﹁
秘
聞﹂
如
故
。
黎
工

佽
被
殺
前
，
在
深
水
埗
曾
遭
槍
擊
，
幸
槍

支
失
靈
，
兇
徒
改
以
槍
柄
痛
擊
，
黎
工
佽

頭
部
受
創
，
追
之
不
及
，
兇
徒
逸
去
。
自

此
次
後
，
黎
工
佽
即
購
槍
自
衛
，
成
為

﹁
陀
槍
老
總﹂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下
午
一

時
，
黎
工
佽
編
完
︽
工
商
晚
報
︾
收
工
，

當
行
至
利
源
東
街
時
，
遭
人
從
後
開
槍
兩

響
，
送
院
後
不
治
。
論
者
多
指
粵
當
局
買

兇
暗
殺
，
如
李
家
園
︽
香
港
報
業
雜

談
︾
。
李
家
園
引
︽
探
海
燈
︾
主
編
關
楚

樸
之
言
說
，
兇
徒
本
欲﹁
教
訓﹂
黎
工
佽

一
頓
，
但
見
其
﹁
陀

槍﹂
，
恐
失
先
機
，
遂
先

發
制
人
，
連
開
兩
槍
奪

命
。
楊
國
雄
︽
香
港
戰
前

報
業
︾
錄
另
一
傳
說
，
指

是
日
人
所
為
，
因
︽
工
商

晚
報
︾
反
日
言
論
至
為
激

烈
，
遂
施
以
暗
殺
，
置
總

編
黎
工
佽
於
死
地
。
姑
勿

論
黑
手
為
誰
，
黎
工
佽
以

言
賈
禍
，
應
是
事
實
。

黎
工
佽
死
後
，
︽
探
海
燈
︾
另
一
勁
筆

蘇
守
潔
，
不
特
不
收
起
筆
鋒
，
抨
擊
反

厲
。
有
說
廣
州
某
政
要
欲
覓
一
秘
書
，
擬

聘
蘇
守
潔
，
誘
之
赴
穗
一
行
。
此
一
去
，

蘇
守
潔
遂
人
間
蒸
發
。
傳
聞
搭
線
人
與
蘇

守
潔
買
醉
於
白
鵝
潭
菜
艇
，
飲
飽
食
醉
之

餘
，
遭
人
以
石
縛
身
，
拋
下
潭
中
。

李
家
園
復
引
一
說
，
廣
州
治
安
當
局
偵

破
空
軍
太
太
怒
殺
妾
侍
一
案
，
擬
請
蘇
守

潔
撰
成
小
說
，
筆
金
先
付
，
詎
料
蘇
守
潔

久
不
交
稿
。
某
政
要
大
怒
，
使
人
殺
之
於

石
井
荒
山
中
。
然
不
論
沉
於
潭
中
抑
死
於

荒
山
，
俱
不
見
屍
，
豹
翁
沉
冤
莫
白
。

但
從
黎
工
佽
和
蘇
守
潔
的﹁
敢
言
文

字﹂
來
看
，
二
人
之
死
，
當
與
此
有
關
。

報
人
得
罪
當
道
，
得
罪
權
貴
而
招
殺
身

禍
，
在
中
國
報
業
史
上
迭
見
。
晚
近
香

江
，
卻
接
二
連
三
發
生
，
寧
不
令
人
憤
慨

耶
！

香港兩報人之死

為﹁
路
訊
通﹂
拍
攝
飲
食
節
目
，
是
最
有
趣
，
最

滋
味
的
優
差
，
特
別
與
我
拍
檔
的
是﹁
西
餐
小
王

子﹂
蔡
一
固K

elvin
C
hoi

，
他
煮
得
一
手
好
菜
，

經
常
為
大
戶
人
家
當
主
廚
，
為
人
風
趣
幽
默
，
見
多

識
廣
，
除
了
西
方
飲
食
文
化
，
他
對
潮
州
菜
、
杭
州

菜
特
別
有
研
究
，
叫
化
雞
、
東
坡
肉
、
西
湖
醋
魚
統

統
瞭
如
指
掌
，
連
米
芝
連
一
星
餐
廳
的
吳
瑞
康
師
傅
也
寫

上
個
服
字
。

那
天
，
我
們
跑
到
我
的
地
頭
沙
田
，
一
嚐
遠
近
馳
名
的

﹁
龍
華
燒
乳
鴿﹂
，
走
訪
了
音
樂
填
詞
人
、
也
是
酒
店
的

發
言
人
韋
然
，
他
分
享
了
很
多
奇
妙
小
故
事
︱
︱
七
十
五

年
前
，
全
因﹁
小
三
事
故﹂
誕
生
了
龍
華
酒
店
。

話
說
當
年
鍾
先
生
被
太
太
發
現
在
外
面
金
屋
藏
嬌
，
決

意
大
手
筆
買
地
皮
求
開
心
，
結
果
買
下
沙
田
大
片
土
地
農

田
，
建
築
起
當
年
區
內
第
一
幢
複
式
樓
房
，
擁
有
八
間
客

房
的
酒
店
。
當
年
這
兒
不
單
是
酒
店
更
是
片
場
，
很
多
國

粵
語
片
都
在
此
拍
戲
兼
錄
音
，
早
拍
晚
宿
極
為
方
便
，
名

噪
一
時
。
當
年
最
著
名
的
是
山
水
豆
腐
花
和
雞
粥
。

至
於
燒
乳
鴿
的
走
紅
，
甚
至
數
十
年
前
被
︽
紐
約
時

報
︾
作
專
題
報
道
，
據
韋
然
描
述
那
是
被
奸
人
所
害
。
原

本
老
闆
只
在
行
養
雞
，
未
想
到
竟
有
人
慫
恿
飼
養
白
鴿
出

售
，
鴿
子
愈
生
愈
多
，
也
苦
無
出
處
，
當
年
根
本
無
人
吃

鴿
子
的
，
怎
辦
？

廚
師
靈
機
一
觸
想
出
把
鴿
子
油
炸
，
再
伴
以
珍
肝
蝦
片
，
用
刀
叉

進
食
，
售
價
四
元
八
角
，
當
年
普
通
工
人
月
薪
廿
元
，
這
昂
貴
價
格

就
是
要
吸
引
闊
佬
光
顧
。
果
然
，
凡
要
顯
示
自
己
豪
得
起
，
以
及
力

追
女
朋
友
的
人
士
都
來
了
。
這
種
鴿
身
較
大
肉
厚
，
四
元
八
角
的
鴿

使
龍
華
酒
店
人
財
兩
旺
，
試
過
一
天
賣
出
六
千
隻
的
驚
人
紀
錄
。
伙

記
都
忙
於
餐
枱
的
工
作
，
再
無
暇
打
理
酒
店
房
務
，
一
九
八
三
年
開

始
再
沒
收
房
客
了
。
八
間
寬
闊
的
客
房
收
藏
了
不
少
懷
舊
物
品
，
不

知
道
可
有
當
年
李
海
泉
、
李
小
龍
父
子
遺
留
下
來
的
物
件
？
據
知
兩

父
子
都
視
這
裡
為
食
堂
，Bruce

更
喜
歡
大
清
早
跑
上
天
台
去
練
功
。

﹁
龍
華﹂
有
極
少
見
的
園
林
景
色
，
籠
內
三
隻
美
麗
的
孔
雀
間
中

高
歌
，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
餐
廳
中
央
，
露
天
部
分
是
當
年
的
跳
舞

池
，
我
想
像
樂
蒂
、
陳
厚
、
胡
楓
、
林
鳳
，
在
這
兒
吃
着
蝦
多
士
輕

歌
妙
舞
的
場
面
，
還
有
遠
處
的
海
浪
聲
，
配
着
天
上
皎
潔
的
明
月
，

太
動
人
。

說
着
吃
着
，
美
味
的
燒
乳
鴿
吃
出
了
，
將
奸
人
給
自
己
的
包
袱
，

變
成
財
富
生
機
的
味
道
。
吃
，
實
在
太
多
背
後
的
故
事
，
所
以
韋
然

透
露
有
攝
製
隊
找
他
拍
飲
食
節
目
，
我
第
一
反
應
是﹁
去
馬﹂
！
一

定
非
常
享
受
，
不
會
後
悔
。

舌尖上的故事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美
國
人
給
我
的
印
象
是
很
勤
力
。
曾
有
個
美
國

老
闆
，
我
很
怕
他
來
香
港
，
因
為
他
最
喜
歡
早
上

七
點
在
酒
店
咖
啡
室
開
早
餐
會
議
。
香
港
人
普
遍

晚
上
七
八
點
才
下
班
，
回
家
吃
飯
洗
澡
看
看
新

聞
，
最
快
也
得
十
一
二
點
才
睡
覺
，
要
我
們
清
早

七
點
開
會
，
真
要
命
。
老
美
卻
不
同
，
他
們
早
上
班
也

早
下
班
，
五
點
就
收
工
，
回
家
吃
飯
或
去
做
運
動
，
晚

上
真
有
應
酬
的
話
，
也
是
九
點
左
右
收
兵
，
很
少
玩
到

忘
形
的
，
至
少
我
接
觸
到
的
老
美
都
是
這
樣
。

幾
天
前
︽
華
爾
街
日
報
︾
有
文
章
談
到
全
球
最
大
債

券
公
司PIM

C
O

，
創
辦
人
之
一BillG

ross

與
公
司
首

席
執
行
官M

oham
m
ad
El-Erian

由
好
拍
檔
至
反
目
。

現El-Erian

已
辭
職
，
將
於
三
月
離
任
。G

ross

與

El-Erian

都
是
投
資
界
響
噹
噹
的
人
物
，
前
者
有
四
十

年
傑
出
的
投
資
往
績
，
現
管
理
價
值
二
千
多
億
美
元
的

基
金
，
跑
贏
很
多
對
手
；
後
者
曾
在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工
作
，
後
加
入PIM

C
O

，
升
至
董
事
總
經
理
，
二

零
零
六
年
轉
投
哈
佛
大
學
管
理
哈
大
捐
款
的
投
資
。
零

七
年
重
返PIM

C
O

，
當
時
大
家
都
以
為
他
是G

ross

的
接
班
人
，

想
不
到
二
人
卻
因
性
格
迥
異
和
管
理
手
法
起
衝
突
，
不
歡
而
散
。

據
說G

ross

是
主
觀
極
強
的
人
，
聽
不
得
異
見
；
幾
十
年
的
佳

績
，
加
上
創
業
者
、
經
紀
和
賭
徒
性
格
，
有
神
級
自
信
，
對
員
工

非
常
情
緒
化
，
反
而El-Erian

似
個
經
濟
學
者
，
處
事
和
投
資
都

較
講
求
方
法
和
步
驟
。
二
人
縫
隙
日
深
，
終
致
攤
牌
也
可
預
料
。

再
看
那
文
章
，
說PIM

C
O

員
工
大
多
早
上
四
點
半
就
到
辦
事

處
，
遠
早
過
開
市
時
間
，
晚
上
五
點
多
才
離
開
，
跟
很
多
港
人
一

樣
直
踩
十
二
個
鐘
。
美
國
人
的
勤
力
，
我
覺
得
跟
他
們
鼓
勵
競
爭

和
享
受
競
爭
有
關
，
比
如
同
一
件
事
，
老
闆
往
往
明
刀
明
槍
叫
幾

隊
人
同
時
去
做
，
看
哪
隊
做
得
最
好
。
香
港
人
是
不
會
這
樣
的
。

我
們
枱
面
上
只
會
叫
一
隊
人
去
做
，
如
真
放
心
不
下
，
就
會
暗
中

派
親
信
去
監
察
，
或
從
旁
從
上
去
制
衡
，
絕
少
在
枱
面
上
製
造
內

部
競
爭
。
美
國
企
業
常
給
人
辦
公
室
政
治
頗
厲
害
的
感
覺
，
正
是

因
為
競
爭
明
顯
而
白
熱
化
；
我
們
卻
相
反
，
表
面
平
靜
而
暗
流
洶

湧
。
至
於
孰
優
孰
劣
，
真
是
一
言
難
盡
。

老美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久
別
東
京
，
春
節
遊
日
避
年
，
以
此
地
作

結
，
短
留
兩
個
晚
上
，
只
為
看
看
這
個
城
市
是

否
別
來
無
恙
。

搭
乘
新
幹
線
高
速
火
車
自
京
都
直
駛
東
京
，

還
是
第
一
次
經
驗
，
只
需
兩
個
半
小
時
，
比
乘

坐
內
陸
航
班
，
進
出
機
場
，
快
捷
方
便
多
了
。

在
東
京
兩
天
，
沒
有
規
劃
行
程
，
只
想
優
悠
的
到

處
逛
逛
，
看
看
有
哪
些
新
的
建
設
。
聽
說
吉
祥
寺
是

東
京
中
產
年
輕
一
族
新
蒲
點
，
年
前
造
訪
宮
崎
駿
的

三
鷹
之
森
吉
卜
力
美
術
館
時
，
曾
匆
匆
路
過
，
未
及

勾
留
，
今
次
即
興
來
個
半
日
遊
，
兼
逛
逛
賞
櫻
名
所

井
之
頭
恩
賜
公
園
。

吉
祥
寺
是
東
京
都
新
宿
以
西
的
最
大
商
業
區
，
連

續
五
年
被
選
為
東
京
最
受
歡
迎
的
居
住
地
方
，
今
年

更
加
在T

okyo
W
alker

的
投
票
活
動
中
，﹁
最
想

住﹂
和﹁
住
後
感﹂
雙
重
第
一
位
。
走
在
這
裡
的
街
道
上
很
舒

服
，
人
雖
然
很
多
，
但
是
沒
有
新
宿
涉
谷
那
麼
恐
怖
，
小
小
的

巷
道
讓
人
可
以
很
悠
閒
的
走
逛
，
東
西
便
宜
又
多
樣
化
，
很
喜

歡
這
種
氛
圍
！
井
之
頭
恩
賜
公
園
是
將
原
本
為
皇
室
的
土
地
加

以
改
建
，
成
為
一
座
開
放
讓
一
般
民
眾
使
用
的
公
園
。
以
井
之

頭
池
為
中
心
，
四
周
整
片
綠
意
盎
然
，
每
逢
假
日
就
有
許
多
遊

客
到
此
散
散
步
或
划
划
船
，
悠
閒
度
過
美
好
時
光
。
據
說
春
天

水
池
周
圍
，
櫻
花
盛
開
，
美
不
勝
收
，
是
個
絕
佳
的
賞
櫻
景

點
。
雪
中
的
京
都
，
難
能
可
貴
，
叫
人
讚
嘆
。
但
東
京
突
如
其

來
的
雪
，
卻
是
嚇
人
的
，
叫
人
驚
懼
。

在
東
京
最
後
一
天
，
碰
上
了
四
十
五
年
來
的
大
暴
雪
，
日
本

氣
象
廳
在
前
一
天
下
午
已
預
告
大
雪
來
臨
，
東
京
市
將
會
有
超

過
二
十
厘
米
的
積
雪
，
交
通
將
陷
入
混
亂
，
勸
籲
市
民
減
少
外

出
。
在
酒
店
房
間
看
着
電
視
新
聞
，
只
覺
全
城
嚴
陣
以
待
，
這

場
大
暴
雪
看
來
非
同
小
可
，
立
時
決
定
明
早
不
再
遊
逛
了
，
雖

然
回
程
航
班
在
傍
晚
，
還
是
盡
早
往
機
場
守
候
，
確
保
能
順
利

離
開
危
牆
之
地
。

踏
入
馬
年
確
是
運
氣
轉
佳
，
回
港
航
班
只
是
延
誤
了
兩
小

時
，
算
是
萬
幸
了
！

逃離大暴雪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今年山東蒙陰縣的冬天，一冬無雪，一個漫長
的季節就這麼過去了。就當我們面對霧霾，默默
渴求雪花降臨的時候，另一個節氣已不期而至。
這個節氣的名字叫「立春」。在我國，立春不僅
是一個節氣，而且還是一個重要的節氣，它象徵
着東風吹送，春天伊始。在它的身上，有着冬春
兩季明顯的色彩轉折。從這一天開始，氣溫回
升，陽氣漸暖，早上出門，你會感受到原本的那
股寒氣，不知何時變得柔和起來，甚至在那一
刻，你會捕捉到一絲春天的意味，一縷早春的信
息。
早春，是一個迷人的字眼，這個時節的天地萬
物，看去是那麼安靜，安靜到不被人覺察。萬物
的甦醒，或許就在這一時刻。每一種生命的變
化，都像變魔術一般，在你不經意間萌發、嬗
變，就如生命的涅槃。它們的變化之悄然，之神
速，令你措手不及，目不暇接。就像我們行走在
路上，看馬路兩邊整齊的行道樹，昨天還是視野
裡的舊景，但，當你幾天之後再去觀察，這才發
現一些莫名的驚喜。它們會在這乍暖還寒的天氣
裡，突然就那麼柔潤起來，透出青格英英的生命
之氣。早春就是這樣，時而模糊，時而清晰，時
而又隱入浩浩萬物的洪流裡去。
如果沒有這場雪，或許一個無雪的春天就這麼
開始了，開始得無動於衷，無精打采。無雪的冬
天，縱然走進春天，也是沒有多少新意的，觸及
不到人們心底裡的那份熱愛。誰能想到，立春的
這天，北方普降大雪，頃刻，滿天滿地的雪花從
空中急急墜落，為枯黃的大地增添了一抹亮麗的

春意。這場春雪的好，有對春季莊稼的利益，中
國人有句諺語說：「大雪兆豐年。」與其說是農
諺，不如說是我國幾千年農耕勞作流傳下來的經
驗累積。另一種意義的延伸，就是有益於城市裡
的空氣與環境，空氣與環境，是人類生存的「重
中之重」，這場恍若隔世的悠揚之雪，多少能夠
扼制一下空氣污染的頑疾。我就在那幾天的網絡
上，看到人們對這場大雪的讚美——「春雪」。
春——雪，一個多麼純潔而又浪漫的詞彙。春
雪的本身並沒有什麼特別，只因它們來的遲，來
的充滿了人們的期待與渴望，它便成了2014年早
春的一個有關雪花的傳奇，引來人們無數的驚
喜，著書擬詩，皆成妙文，用耳聞目見，褒獎這
場雪的貢獻與榮譽。那天的春雪，景象是多麼壯
觀啊，你是沒有來到北方，沒有來到我的家鄉，
如果來，你也定會看到，紛紛揚揚的大雪，從晚
上一直下到白天，又從白天一直下到晚上。翌日
的清晨，雪晴之後，無論是大街上還是小巷裡，
到處都是歡騰的人群，打雪仗、堆雪人，把一個
個雪人堆砌得惟妙惟肖，那個場面，不亞於一場
雪的慶典，一場與雪有關的狂歡。
立春的那天，雪好深。聽雪踏在腳下「咯吱咯
吱」的聲響，竟也成了一種無與倫比的享受，就
像聽一曲抒情的音樂交響。人行走在雪中，口中
的白氣呵在冰冷的空氣裡，額前髮絲在斜風裡抖
動，那情景，讓人無端產生一股豪邁。那天的
雪，深沒腳踝，在我們北方的近幾年裡，是幾乎
都見不到的。今冬無雪，無雪的氣候帶來的是病
毒的肆虐。醫院的走廊裡，傳出陣天的咳嗽，同

為患者，我也打點滴、吃中藥，輪番治療半個
月。正當無計可施之時，等來這場漫天飛舞的春
雪，彷彿這雪，不是寒冷的預兆，而是春季裡的
玉樹花開，會給我們帶來奇蹟，帶來希望！
真的是玉樹花開呢！唐代詩人岑參不就寫有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嗎？雪中
看山，一座座皚皚的白；看樹，一株株經了雪的
包裹；看房屋，散射出一片片耀眼的銀輝，到處
銀裝素裹。我真懷疑，那不是雪，而是覆蓋在大
地上的一件銀衫玉披，是前來挑戰人間陰霾的潔
白而美麗的使者！
幾天之後，雪開始融化，許久沒有看到的冰

掛，也在屋簷上一排排垂掛起來，像是為這場春
雪製造出一個完滿的氣氛。這樣的景象，是多年
前早就不見了的。這樣的冰掛，只能在許多年前
的山村裡才能看到，在空氣清新的山裡，氣溫降
低的時刻，雪以平壑填谷的姿勢，覆蓋山野、莊
稼，那些冰掛也在農家的屋簷上，美如琉璃。立
春大雪之後的某天，我去外地，車子駛過白雪覆
蓋的山野和村子，打開車窗，一股清冽的山風撲
面而來，鼓勵着我去深呼吸，肺葉一再愉快地擴
張。
在這裡，大雪過濾了一切，亦掩埋了一切，化
腐朽為神奇。正因為這樣，身居城裡的人們就更
加盼雪，盼望大雪把城市裡的污濁空氣同樣過
濾，讓一切痍痏和着泥水永遠葬入地底，給城市
來一次神聖的洗禮。然而它們，總是與城市無
關，與城市裡的人群無關，與塵囂彌地的街道無
關，更與眼下莫名的霧霾無關。
山野裡的雪，是最有層次的，它們圍着山坡層
層而上，到達山頭之後，就逐漸看不見了，茫茫
一片，看不見黑色的泥土。山頂之上，一色的
白，極像一頂草帽浮動在野外，只是這頂草帽是
不斷溶化的，當太陽的金光一旦出來，照射過後

的它們，就和山腳下的泥土一樣裸露出來，黑油
油地敞開山巒的胸懷。雪則消融不見了。雪化成
了水，水成了滋潤泥土、灌溉青苗的養分。
倘若在這個時候走向田野，你能聞到泥土的芬

芳，沿着春暖的地氣徐徐上升，繼而轉化成春天
的熱量。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聽老人們
說，每個地方的地氣，都是不一樣的，不同的地
氣，決定了不同的泥土的味道。我不知道，南方
與北方的泥土之間的差別，然而我知道，北方的
泥土，雖然不是那麼肥沃、富饒，但它的芳香
裡，有莊稼的味道，有桃花春水的味道。
是雪花滋養了它們。通過泥土地上浪漫的雪

光，通過融化着雪水的泥土的芬芳，空氣變得潔
淨起來，土壤變得鬆軟起來，萬物開始萌生起
來。不用時光的佐證，來不及聽誰的讚美，就在
這漸暖的風裡，將養分注入枯焦的枝條，使它們
逐漸柔軟起來，充盈起來，一顆顆芽胚鼓脹起
來，那是春日將之怒放的花苞。除此之外，我們
什麼時候還聞得到花與泥土的芳香呢？
生活就是這樣，風調雨順，四季祥和，耕樵相
悅，一切才能如常，才是人間最為美好的風景。

春雪初照人

百
家
廊

若
荷

三
月
反
常
天
乍
寒
還
暖
，
乍
暖

還
寒
。
醫
院
大
排
長
龍
，
盡
是
感

冒
病
人
。
全
球
投
資
氣
候
亦
如

是
。
樓
市
、
股
市
、
金
市
和
商
品

市
場
波
動
大
，
上
上
落
落
，
搵
食

並
不
易
。
資
訊
來
自
各
地
，
又
多
又
難
以

掌
握
分
析
判
斷
正
確
。
政
策
反
反
覆
覆
，

信
得
了
誰
。

財
爺
派
糖
縮
水
是
意
料
中
事
。
貧
窮
弱

勢
一
群
是
贏
家
，
又
是
市
民
意
料
中
事
。

猶
記
得
小
時
候
聽
人
說
，
出
生
於
富
有
人

家
者
，
一
定
要
盼
做
大
阿
哥
，
好
的
位

子
，
好
的
事
都
讓
大
阿
哥
先
取
了
；
出
生

於
窮
人
家
，
切
勿
當
大
的
，
事
關
窮
人
大

阿
哥
要
早
當
家
，
賺
了
錢
還
要
供
弟
妹
讀

書
。
當
小
弟
弟
就
是
在
窮
家
都
是
得
到
萬

千
寵
愛
在
一
身
。
說
來
數
去
，
無
論
出
生
在
哪
個
家

庭
，
夾
在
中
間
的
都
無
啥
着
數
。
長
大
了
，
常
聽
到

社
會
上
那
些
中
產
階
級
即
是
夾
心
層
頻
叫
苦
，
交
稅

為
社
會
出
力
就
有
份
，
政
府
派
糖
甚
麼
的
，
中
產
受

惠
的
就
少
哩
。
今
年
又
到
財
爺
公
布
財
政
預
算
案
，

評
價
多
指
小
恩
小
惠
。
面
對
目
前
環
球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確
之
際
，
預
計
今
年
財
政
收
入
必
少
於
去
年
，
當

家
的
財
爺
又
怎
會
鬆
手
大
開
支
呢
？
社
會
有
共
識
就

是
同
意﹁
應
使
得
使﹂
的
理
財
理
念
。
問
題
是
，
何

謂
應
使
得
使
呢
？
現
時
，
似
乎
有
良
心
的
香
港
人
，

都
同
意
扶
貧
解
困
，
向
貧
窮
老
弱
的
一
群
伸
出
同
情

之
手
。
財
爺
警
告
財
赤
命
運
，
要
量
入
為
出
，
不
能

大
花
筒
。
可
是
財
爺
控
開
支
的
理
財
理
念
不
是
不

對
，
惟
最
佳
方
法
是
當
家
的
除
控
開
支
外
，
更
該
懂

創
造
財
富
。
即
是
要
生
財
有
道
。
問
題
是
，
歷
屆
理

財
當
家
者
對
替
政
府
投
資
推
動
產
業
發
展
卻
是
故
步

自
封
，
不
敢
大
開
步
走
，
令
港
人
半
喜
半
憂
。
當

然
，
不
同
利
益
有
不
同
訴
求
，
對
預
算
案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是
在
所
難
免
的
。
但
是
，
立
法
會
議
員
可
不
能

動
輒﹁
拉
布﹂
，
而
是
要
以
大
局
為
重
，
通
過
預
算

案
，
讓
政
府
有
序
施
政
。

兩
會
在
京
召
開
，
不
但
是
舉
國
上
下
焦
點
，
也
是

環
球
投
資
者
聚
焦
之
點
。
中
央
對
深
化
改
革
宗
旨
肯

定
不
變
，
然
而
究
竟
如
何
落
實
？
措
施
細
節
又
如

何
，
將
影
響
市
場
走
向
亦
波
及
全
球
。

生財有道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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